
妈妈喜欢养花。曾经，我家有
一个小小的院落，每当冬去春来，妈
妈 就 开 始 在 小 院 的 空 地 上 播 下 种
子。从绿芽露头到长出花苞，再到
满园馨香，妈妈待花草如儿女一样
细心耐心，我常常感叹妈妈养花养
得真好。妈妈听了，微笑着说：“养
花就是在养心，当你心怀花事，就没
有养不好的道理。”

心怀花事，是对生活多么美好
的一种注解。如今，我常会想起那
个 小 小 的 院 落 ，飘 逸 着 淡 雅 的 香 ，
置 于 其 中 时 ，仿 佛 心 盛 满 了 花 瓣 。
其 实 ，在 我 的 印 象 中 ，妈 妈 养 的 花
并不名贵，都是一些存活久又能让
人赏心悦目的花。品种也较丰富，
并 不 单 一 ，有 月 季 花 、灯 笼 花 和 绣
球。春暖花开时，我最期待的就是
这 个 小 院 的 花 香 四 溢 。 月 季 花 拥
有着多姿的色彩，那么明艳艳的在
枝 头 怒 放 着 ，颜 色 如 此 鲜 艳 夺 目 。

花瓣一层一层紧紧地簇拥在一起，
用 层 叠 的 美 展 示 出 它 独 特 的 骄
傲。灯笼花名如其花，一朵朵好似
灯笼悬挂在树叶间，红花自与绿叶
相配成欢，而这一串串火红的灯笼
更 预 示 着 生 活 的 和 和 美 美 。 绣 球
是 我 较 喜 欢 的 花 ，颜 色 更 是 缤 纷 ，
不 同 的 颜 色 有 着 不 同 的 花 语 。 小
小 的 花 儿 紧 拥 在 一 起 ，远 远 望 去 ，
更增添了一份妩媚，嫣然着小院的
容 颜 。 牵 牛 花 自 己 跑 过 来 ，吹 起
了 小 喇 叭 ，吹 奏 出 顽 强 的 生 命 力 ，
绽 放 着 自 己 的 风 姿 …… 花 儿 们 用
各 自 的 美 ，在 春的深处为小小的院
落 铺 陈 出 一 道 最 美 的 景 色 。 其 实
在 钢 筋 水 泥 的 城 市 将 自 己 隐 在 小
小的院落里，安心过着平凡又简单
的 日子，让人想起就觉得幸福和安
然。

妈妈常对我说，养花的乐趣并
不完全在于它盛开的一刻，而是在
于它生长的过程。看着自己养的花
绽放，得到的是一种付出后收获的

喜悦。从播种、浇水、施肥，再到长
出花骨朵儿，再到绽放，把枯燥的生
活过成了诗意的人生。于她而言，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会乐在其中。
每次妈妈听到路过的人夸赞这小小
的院落时，她都会谦虚地说：“我养
的花都是比较好养的。”只有我心里
明白，再好养的花，也要遇到懂得养
它的人。养花也要因花而宜，喜阴、
喜阳、喜干、喜潮……都有着不同的
学问。养花养心，亦是一种人生态
度的折射。记得老舍曾说过：“有喜
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
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
花的乐趣。”那些普通的日子也随之
升华了，平淡的时光也染上了缤纷
的色彩。

在我看来，养花之乐，乐在一份
情趣，更乐在一份性情。

如今，我家早已搬离了那个小
院 ，而 妈 妈 养 花 的 爱 好 却 有 增 无
减。家里阳台、客厅都成了花的天
地。当然，在室内养的花和室外的

比起来也有了调整，改成了铁树、吊
兰 、富 贵 竹 、发 财 树 …… 每 次 我 回
家，妈妈都会兴致勃勃地和我分享，
说她养这些花草是有原因的，因为
这些花草对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可以
进行吸收，有净化空气的作用。有
一次下班回到家，妈妈喜笑颜开地
对我说，咱家的铁树开花了，语气中
透着自豪。我笑着对妈妈说：“铁树
开花，好运常在。”

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妈妈，我
为妈妈高兴。其实，我并不在意这
些花儿到底是不是真能起到净化空
气的作用，我开心的是妈妈因为养
花而变得开朗快乐。人上了年纪，
一定要有些爱好，用这些爱好调整
自 己 退 休 后 的 心 态 变 化 和 身 体 变
化。养花，修身养性，更能促使老年
人 像 花 儿 一 样 ，拥 有 积 极 的 、向 上
的、美好的晚年生活方式。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
戴河分局）

心怀花事
□ 赵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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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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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候 ，我 最 大 的 喜 好 是 听 故
事，于是常缠着大人们讲故事。后
来年龄稍大些，我开始不满足大人
们重复着的那些内容单调和数量有
限的故事，开始寻找故事的出处，于
是，我尝试着去读书。与其说是读
书，其实是看书，因为那时我看的书
大都是小人儿书，也就是连环画，图
文并茂，甚是好看。

刚开始，我仅仅是看画而已，然
而随着我步入小学，逐渐地开始识
字，于是我开始从简单的小人儿书
中猜测画的内容，从画的内容中猜
测画下面的字，从字画之间读出故
事。这就是我读书的开端。

我 十 来 岁 的 时 候 ，常 跟 着 几 个
哥哥玩耍，听哥哥和他的伙伴们探
讨电影和书籍，讲述一些英雄人物
的传奇，求证一些惊险的故事情节，
他 们 往 往 为 一 个 细 节 争 得 面 红 耳
赤 。 好 奇 的 我 便 开 始 偷 偷 搬 来 原

著 ，试 着 从 各 个 章 回 中 寻 找 答 案 。
当时我尽管只认得一些常用字，但
却能够从常用的字形，根据语言习
惯，联想出其中的大概意思，找出人
物的出处，得出故事的依据。那时
我家经济状况一般，娘把灯芯拨得
很小很小，真是灯光如豆，挑灯夜读
对我来说只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奢求
而已。晚上无法读书，只有躺在炕
上尽量地回味，而白天我除了上学、
干活之外，才得以挤出一点时间读
书。若偶尔碰上下雨天，我真是喜
出望外，可以不顾一切地去专心致
志读书。我在灰暗的窗前读了一章
又一章，看了一回又一回，借了一本
又一本，过瘾极了。尽管当时有许
多字不认识，有许多词不理解，有许
多句不明白，但毕竟是我对经典的
初猎，是作家梦的开始，是人生的一
次积累。

后来，我参军到了部队，初次看
到阅览室琳琅满目的图书，像初次
面对部队食堂里丰富美味的饭菜一

样，食欲大增，胃口大开，甚至有点
饥不择食。我平时利用一切时间，
不失一切机会，坐在阅览室读书，乐
此不疲，废寝忘食。往往第一个进来，
最后一个出去，直至阅览室关闭，临走
还要借阅若干本。那时的我把读书作
为人生的唯一快事，甚至是不加选择，
逢书必读，读则务尽。

后来我娶妻生子，为夫为父，工
作上也忙了许多，但我依然喜欢读
书。实话实说，尽管各种媒体丰富
多彩，获取知识渠道众多，但读书仍
然是我的最大爱好。有时我也会听
一段评书、观一场电影、看几集电视
剧，但总觉得不如读书有味道。尤
其 是 根 据 名 著 改 编 成 的 电 视 连 续
剧，虽然剧情丰富、形象鲜活、音容
俱佳，但看完以后总觉得像吃着导
演嚼过的梨子一样失去许多滋味，
还是读起原著才是原汁原味，其乐
无穷，而且文字含义、意境描述、思
想境界非影视剧类所能达也。

因 为 爱 读 书 ，所 以 我 想 为 自 己

搞 个 书 房 。 可 惜 因 受 居 住 条 件 所
限，我只有把寝室权当书房，把床面
权当书桌，把床头权当书柜。有时
成堆的书摞了倒下来，倒下来再摞
回去，常常引起妻子诸多责怪和埋
怨，所以拥有书房的想法权当那时
一种美好的愿望，想想而已。

随 着 居 住 条 件 的 改 善 ，我 搬 了
家。我不管其他，首先选了一个向
阳的大室作为书房。我在家具市场
订购了五个超高的大书柜，用这许
多 年 积 攒 的 书 籍 ，分 门 别 类 ，将 书
柜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又买了一个
大 大 的 写 字 台 ，放 在 书 房 之 中 ，但
仍 显 空 旷 ，于 是 我 又 利 用 一 面 墙
壁，钉了板子、贴上毡子，做成一面
画 墙 ，最 后 我 又 买 了 口 瓷 缸 ，插 满
书 画 ，再 放 了 个 花 架 ，搁 盆 兰 草 。
终 于 ，我 如 愿 以 偿 。 闲 来 室 内 读
书，兴来墙上画画，偶有朋友造访再
一起喝喝茶，谈天说地，诗赋对弈，
快乐无比。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节假日，我回到乡下看望
父亲。

回到老家停好车，人还没
有进到家里，首先映入眼帘的
却是那爬满红色院墙上的扁豆
枝蔓。说是红色院墙，不如称
为“绿墙”更为贴切，皆因红墙
已经被满眼绿色的扁豆藤蔓所
覆盖。

看到这“绿墙”，我惊诧于
藤蔓那强大的攀爬附着力。更
让人惊诧的还有星罗棋布点缀
在扁豆叶子间，那一簇簇数不
清的绿色扁豆角。心里不禁感
叹，扁豆的果实实在是太多了，
这 得 多 长 时 间 才 能 摘 净 吃 完
啊！

在这个时节里，很多瓜果
都已经结束生长了，唯有这扁
豆，却正在劲头十足地生长结
果。记得前年国庆节的时候，
我也是回家看望老父亲，也是
满墙的扁豆枝蔓和扁豆角。只
是那年的扁豆藤蔓和豆角是紫

色的，而不是绿色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天
气温度或气候的原因所致，问了父亲后才知
道是扁豆的品种不同而已。

扁豆角和我们夏季常吃的豇豆角、芸豆
角圆圆的、长长的形状不同，它是扁扁的，宽
宽 的 ，扁 豆 角 尖 端 部 位 略 显 向 背 部 方 向 弯
曲，呈半圆形。吃扁豆角的时候，就像吃芸
豆角那般，要分别将背部腹部两端的丝线抽
掉。

乡亲们讲，扁豆角不像豇豆角、芸豆角
那样有浓郁的特殊味道，被大众所喜爱。扁
豆角虽也有它不同的味道，却不甚明显。它
的吃法也比较单一一些，大部分情况下是炒
着吃，而且还需要配上绿尖椒一并炒着吃，
才有味道。否则的话，吃在嘴里味觉就会素
然寡淡。

扁豆这种蔬菜原产热带地区，但它的生
存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藤蔓也非常发达，
分枝也很多，很容易形成种植一棵，呈现一
大丛或者说一大片的景致。正因为扁豆不挑
气候，适应力强的心性，所以在我们北方地
区也广泛种植。同时，这也是能够解释通为
什么老家院墙上扁豆枝蔓郁郁葱葱，扁豆荚
硕果累累的缘由了。

记得我小时候，每年秋收时，乡亲们除
了吃自家菜地里种植的萝卜、白菜外，就是
自家院落房前屋后、院里院外种植的扁豆角
了。有爱吃扁豆的乡亲，还会将吃不完的扁
豆 角 清 洗 干 净 ，切 成 丝 条 ，晾 晒 成 豆 角 干 。
等 冬 季 来 临 的 时 候 ，和 其 他 食 材 一 起 炖 着
吃。

现在在老家，乡亲们家家户户还是常种
扁豆。一来是美化农家小院，再则是享受调
剂饮食之趣。于我而言，能够在这个时节里
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和父亲聊聊天、说说话，
炒上几个小菜，当然也少不了辣炒扁豆角这
个主角，陪父亲吃上几顿饭，是对过去时光
的回忆，也是尽享家乡生活、乡土气息的怡
然之举。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金秋是一年中硕
果最丰厚的时节。红
彤 彤 的 苹 果 ，黄 澄 澄
的梨，甜丝丝的金枣，
坠弯了每一株果树的
枝条。

金秋是农业丰收
的 季 节 ，黄 澄 澄 的 玉
米把农家的场院街巷
都 堆 成 了 金 山 ，圆 滚
滚的大豆溢满了家家
户 户 的 圆 仓 方 囤 ，白
花花的棉花把大街上
来来往往的车厢都装
扮 上 了 银 色 的 衣 衫 ，
沉甸甸的高粱低着头
舒展着枝叶向人们致
意。丰收的氛围俨然
已经浓厚地笼罩着每
一个村落。

人们在大自然无
私 馈 赠 的 丰 收 中 ，充
盈 了 宽 敞 的 庭 院 ，鼓
胀 了 扁 平 的 腰 包 ，每
一 个 面 额 上 的 皱 纹
也 被 喜 悦 的 花 环 簇
拥 着 ，梦 中 都 流 露 出
自 然 而 然 又 久 久 挥
之 不 去 的 微 笑 。 丰
收 的 欢 笑 浸 染 了 每
一 寸 沃 土，饱满了每一处曾经闭塞的角
落。

“ 秋 分 早 ，霜 降 迟 ，寒 露 种 麦 正 当
时”。还沉浸在丰收的甜蜜中的人们，来
不及修整疲惫的身躯，来不及替换被汗
水反复浣洗的衣衫，又匆忙投入到播种
希望的操劳之中。

风调雨顺，天道酬勤。“处暑雨，滴滴
都是米”。上天似乎也格外眷顾日夜操
劳的人们，酣畅淋漓的秋雨及时、充沛，
浸透了倾囊相授之后已干瘪的土地，又
省却了人们许多的劳苦，节省了不菲的
人力物力。

秋雨过后，在田野中极目远望，一尊
尊劳作的身影已遍布于辽阔、空旷、厚重
的沃野中，脚不停歇地接续着在热土上
忙碌着。如今的农业生产环节处处体现
着机械化、现代化的元素，不单单在收获
环节，在耕耘、播种环节也体现得淋漓尽
致。以往那种单纯依靠个人体力、单户
单干的劳作方式已成为历史，变为朦胧
的回忆。

收获时已 秸 秆 还 田 的 土 地 在 雨 水
多 日 的 浸 泡 下 犹 如 发 酵 好 的 面 粉 ，暄
软 蓬 松 。 耕 耘 的 时 机 到 了 ，这 时 候 的
人 们 仿 佛 没 有 了 白 天 和 黑 夜 的 概 念 ，
一 门 心 思 地 和 时 间 赛 跑 。 田 野 里 ，充
斥 人 们 鼓 膜 的 只 有 深 耕 机 械 发 出 的 沉
重 的 喘 息 声 ，不 分 昼 夜 ，不 绝 于 耳 。

“ 犁 得 深 ，耙 得 匀 ，土 里 长 出 金 和 银 ”。
为 了 来 年 的 好 收 成 ，机 械 师 们 竞 相 把
犁 刀 、耙 齿 调 整到最深、最长的位置，机
器在暄腾的土地上就像老黄牛一样踽踽
前行，乐此不疲。

“有墒 不 等 时 ，时 到 不 等 墒 。”耕 作
结 束 后 随 即 而 来 的 就 是 播 种 环 节 了 。

“ 种 是 金 ，地 是 银 ，错 过 季 节 没 处 寻 。”
丰 收 之 后 的 人 们 对 来 年 的 投 入 也 是 毫
不 吝 惜 。 收 获 时 粮 食 塞 满 了 车 厢 ，同
样 ，此 时 的 种 子 也 填 满 了 播 种 机 的 漏
斗。耕耘之后的土地变得松软起来，脚
踩在上面就会留下一个深深的印痕，播
种 机 在 暄 软 的 土 地 上 轻 快 地 拉 着 响 鼻
跃跃前进着，减少了负重感的机器就像
一头头欢快的马驹，驰骋在一望无垠的
沃野之上。

机器驶过，只留下一道道笔直的缝
隙 的 印 迹 ，缝 隙 的 间 隔 又 是 那 么 的 均
匀 、规 矩 、整 齐 划 一 。“ 麦 子 要 压 ，来 年
必发”，压过之后的土地变得又安静、沉
默起来。种子又回到了大地的怀抱里，
把 人 们 的 梦 想 也 深 情 地 掩 埋 在 热 土 之
中。

秋气舒朗，金风猎猎。耕种之后的
人们又开始满怀信心和热望，翘首仰望，
殷殷期盼，期盼着来年的丰收，期盼着年
年岁岁都有好的收成、幸福绵远。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 工 匠 精 神”受 到 越 来 越
多的关注和推崇。《说文解字》
上说：匠，木工也。最初的工
匠指的是木工，后来泛指专门
做某一项工作、特别是手工活
的人。时代发展到今天，工匠
早已从木工的本义，逐渐演变
为心思巧妙、技术精湛、造诣
高深的同义语。专注热爱、臻
于至善是工匠精神的实质，把
一门技术、一项工作做到炉火
纯青，就是“一招鲜”。

过 去 ，人 们 对 于 有“ 一 招
鲜”的“手艺人”并不陌生。手
艺，首先是谋生的手段，因为
与生计相关，所以必须认真对
待。但手段冠以“艺”看似简
单，实际上在简单的背后有着
无数的艰辛和执着。一句“家
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
道 出 了 人 们 对“ 手 艺 ”的 推
崇。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手
工 技 艺 逐 渐 被 机 器 生 产 所 替
代，但它所体现的严谨认真、
精益求精、追求精致的工匠精
神 永 远 不 会 也 无 法 被 机 器 生
产所替代。

当谋生已不成问题、追求
仍在坚持的时候，没有功利，
只有热爱。任何工作、任何岗

位，乃至任何事情，有了热爱，
坚持便成为自然，重复便成为
喜欢，严谨认真便成为态度。
此时，卓越虽未达到，浮躁则
已 远 离 。 一 个 人 的 能 力 有 大
小，天赋有不同，但在坚持和
热爱面前，一切都不在话下。

常 言 说“ 一 招 鲜 吃 遍
天”。这能吃遍天的“一招”就
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一技
之 长 。 我 们 需 要 很 多 很 多 有
一技之长的人，需要很多很多
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甚至是
一 个 很 小 的 侧 面 做 到 极 致 的
专家。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合
起 来 就 是 了 不 起 的 力 量 。 过
去薄艺在身是谋生的手段，现
在 一 技 之 长 是 通 往 幸 福 之 路
的桥梁。而这一技之长，正是
工 匠 精 神 的 生 动 体 现 。 热 爱
自 己 所 做 的 事 胜 过 这 些 事 给
自己带来的利益，不以利益为
标准，不被名利所动摇，对自
己 的 工 作 给 予 更 多 的 专 注 和
投入，把工作当事业干，做最
好的自己，出更好的“产品”。
能够如此，就是一种正心诚意
的人生信念。

人 的 精 力 和 时 间 是 非 常
有 限 的 。 要 想 在 有 限 的 生 命
和 有 限 的 工 作 时 间 里 做 最 好
的自己、出更好的“产品”，还

要有“一生干好一件事”的淡
定和坚守。著名作家陈忠实，
一 生 为 文 学 努 力 。 为 了 写 作

《白鹿原》，他从城市搬到乡下
独居，阅读大量经典名著，深
入实际生活获得真实体验，抄
写县志，积累素材，获得灵感，
花 了 六 年 时 间 打 造 这 部 文 学
巨著，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力
气。如果没有这种“一生只选
择 这 一 件 事 ”的 坚 守 ，《白 鹿
原》就不可能诞生。路遥为写
作《平凡的世界》也几乎耗尽
了他的生命，没有持久的坚守
也是不可能的。“太行新愚公”
李保国，不为外物所扰，不为
名利所累，一生致力于山区生
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使十
万 农 民 脱 贫 致 富 。 陈 忠 实 和
路遥的“一生一本书”，李保国
的“一生干好一件事”，乃至千
千万万专注敬业、“一生专注
一件事”的人们，他们在专注
与 坚 守 中 诠 释 着 工 匠 精 神 的
伟大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条件各不
同，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
这种追求“一招鲜”的精神和

“一生专注一事”的淡定和坚
守，那么，人生就是充实的、无
悔的、快乐的。

（作者单位：威县公安局）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讴歌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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